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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策略的不断推进，乡村发展研究成为城乡一体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选取河北省１３５
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在构建乡村发展类型和乡村性指标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借助ＧＩＳ软件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河北省乡村发展类型和乡村性的空间演变格局。结果表明，河北省乡村发展类型的地域转变趋势不明
显；河北省乡村性指数呈现集聚分布格局，但集聚趋势不断降低，县域间乡村性指数的内在差异不断增大；县域乡村性

高－高集聚区由冀东平原和冀西山地区向中部平原区转移，低 －低集聚区则一直位于冀东南区域，冀东南县域经济
“单极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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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
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农区的乡村发展日益受到重

视。明确农业与农村发展阶段、科学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探索

区域农村发展分异格局成为当前我国学者创新研究的重要命

题和主要任务［１］。“乡村性”一词由国外学者 Ｃｌｏｃｋ在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首次提出，并以此作为评判乡村发展类型的基本标
准［２］；随后Ｗｏｏｄｓ在Ｃｌｏｃｋ研究的基础上对乡村性基本内涵
作出界定与阐释［３］。我国学者的研究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从探讨乡村性及乡村转型概念入手，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

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完善研究成果。张小林提出用“乡村性”

代替“乡村”这一概念，并构建了乡村性指数测算模型［４］；孟

欢欢等则分别探讨了安徽省、河南省的乡村性空间差异［１，５］；

周华等在乡村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江苏省乡村性及乡村转

型发展的耦合关系［６］；龙花楼等在分析乡村性指标的基础上

探讨了我国乡村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及优化对策，并以“苏

南－陕北”样带为例划分乡村性地域类型［７］。已有的研究从

区域对象上看，针对河南等农业大省的乡村性研究较多，研究

重点从东部发达地区不断向中西部重庆市、四川省等转移；从

研究方法上看，定性分析渐少，定量与定性结合分析不断增

多，指标评价法、相关系数法、线性加权法等方法的应用使乡

村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河北省是农业大省，为加快河北

省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河北省制

定了《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并提出“建设农

业强省、推进农业大省向经济大省转变”等多项任务。因此，

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借助ＧＩＳ软件，在科学划分河北省乡
村发展类型和测算乡村性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乡村类型和乡

村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过程，进一步明确乡村性空间发

展格局。以期可以指导乡村的合理规划建设，提升河北省乡

村整体发展实力、实现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并为因地制宜地制

定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１　研究范围、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１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河北省位于华北地区，东临渤海、内环京津，设有石家庄、

唐山等１１个地级市 ４１个市辖区 １９７０个乡（镇），总面积
１９万ｋｍ２。研究范围含河北省地级市内合并的１３５个县域单
元，选取反映乡村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河北年鉴》及各地市经济与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图件资料包括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河北省行政区
划图。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与图件资料进行
处理，建立反映河北省乡村经济发展状况的空间数据库。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　乡村发展类型是乡村自然、经
济、技术条件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是对乡村

各产业结构类型与发展程度的高度抽象［８］。乡村的发展往

往以产业为载体，因此本研究参阅既有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标

准［９］，借助各县域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和

来判定该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如果某县域一二三产业中某一

产业在ＧＤＰ中所占的比例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之和，则认定该产业为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因此，

本研究选取河北省１３５个县域 ２０１３年 ＧＤＰ及三大产业比
重，将河北省乡村发展类型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

贸主导型、综合发展型等４个类型（表１）。

表１　河北省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指标体系

类型
各ＧＤＰ所占比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３年
农业主导型（ＧＤＰ１） ≥３３．９７ ≥２９．３５
工业主导型（ＧＤＰ２） ≥５３．８９ ≥６０．６２
商贸主导型（ＧＤＰ３） ≥３７．８０ ≥４０．２３
综合发展型 不属于上述３类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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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乡村性指数计算
１．２．２．１　乡村性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乡村性指
数内涵，考虑计算结果能准确反映区域乡村发展整体水平，根

据指标的客观性、全面性、可比性、代表性等原则，分别选择反

映乡村发展水平和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的１５个指标建立指标
体系，通过乡村发展水平与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的对比确定乡

村性指数（ＲＩ）（表２）。

表２　县域经济乡村性指数评价指标及权重值

目标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及单位 权重值

乡村发展水平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０．０１７５
农作物播种状况 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ｈｍ２／人） ０．０４０１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耕地面积（ｋＷ·年／ｈｍ２） ０．０８０６
化肥施用效率 农业总产值／化肥折纯使用量（万元／ｔ） ０．０６１８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总产值／农业就业人数（万元／人） ０．０５２７
农业土地生产率 农业总产值／耕地面积（万元／ｈｍ２） ０．０６９４
农村用电水平 农村用电量／农村总人口（ｋＷ·ｈ／人） ０．２７４２
一产就业比例 农林牧副渔就业人数／农村劳动力总数（％） ０．０１４９

县域综合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元／人） ０．０５２５
地方财政能力 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年末总人口（元／人） ０．０７４１
医疗水平 医疗机械床位数／年末总人口（个／人） ０．０１７６
信息化水平 本地固定电话拥有户数／年末总人口（户／人） ０．０８４３
居民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总人口（元／人） ０．１０６７
居民储蓄水平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末总人口（元／人） ０．０３５５
教育水平 普通中学在校人数／年末总人口（％） ０．０１８１

１．２．２．２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通过熵值法确定指标权
重［１０］。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它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

所提供的信息量来确定指标权重系数，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

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

首先建立原始指标数据矩阵，有 ｎ个县域，ｍ项评价指标，形
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Ｘｉｊ为第 ｉ个城市第 ｊ个指标的指标值。
计算第ｊ项指标下，第ｉ个观测值的特征比重 ｍｉｊ为 Ｘｉｊ的特征
比重值，公式为：

ｍｉｊ＝Ｘ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ｊ，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１）

　　进一步计算第ｊ项指标的信息熵 ｅｊ＝－ｋ∑
ｎ

ｉ＝１
ｍｉｊ×ｌｎｍｉｊ，其

中，ｋ＞０且常数 ｋ与系统的样本数 ｎ有关，对于一个信息完
全无序的系统，有序度为０，其熵值最大，ｅ＝１，ｎ个样本处于
完全无序分布状态时，ｍｉｊ＝１／ｎ，此时，ｋ＝１／ｌｎｎ。
　　计算指标Ｘｉｊ的差异性系数 ｇｊ＝１－ｅｊ。最后利用熵值法
估算各指标权重，第ｊ项指标的权重为：

ωｉｊ＝
ｇｊ
∑
ｍ

ｊ＝１
ｇｊ
，ｊ＝１，２，…，ｍ。

１．２．２．３　乡村性指数（ＲＩ）测算　本研究采用线性加权法确
定乡村性指数。在计算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分别测算不同

区域乡村发展水平和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将县域乡村发展水

平综合分值与县域综合水平相除，得到乡村性指数，用于表示

乡村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Ｘｊ＝∑
ｎ

ｉ＝１
ωｉｊｘｉｊ； （２）

Ｙｊ＝∑
ｎ

ｉ＝１
ωｉｊｙｉｊ； （３）

ＲＩｊ＝Ｘｊ／Ｙｊ。 （４）
式中：ＲＩｊ表示第ｊ县域的乡村性指数；Ｘｊ表示第ｊ个县域的乡
村发展水平；Ｙｊ表示第ｊ个县域的综合发展水平；ωｉｊ表示各项
评价指标权重值；ｘｉｊ、ｙｉｊ分别表示第 ｊ个县域乡村发展水平和
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中第 ｉ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其中，
ＲＩ＞１表示该区域农业基本生产状况良好、农业生产在社会

发展中的贡献率极大，乡村发展水平较突出；ＲＩ＜１表示该区
域农业生产相对县域综合发展略显薄弱，非农产业是县域经

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１．２．３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指分布于不同空间
位置的地理事物，其某一属性值存在统计相关性，通常距离越

近的两值之间相关性越大［１１］。空间自相关可进一步分为全

局空间自相关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描述

某现象的整体分布状况，判断此现象在空间中是否有聚集性，

但并不能确切指出聚集在哪些地区；局域空间自相关可更详

细反映局部小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与相邻局部区域小

单元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

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

Ｉ＝∑
ｎ

ｉ＝１
∑
ｍ

ｊ＝１
ωｉｊ（ｘｉ－ｘ）（ｘｊ－ｘ）／Ｓ

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ωｉｊ。

　　局域空间自相关模型：

Ｉ＝
（ｘｉ－ｘ）
Ｓ２

∑
ｍ

ｊ＝１
（ｘｊ－ｘ）。

式中：Ｓ２＝∑
ｎ

ｉ＝１
（Ｘｉ－Ｘ）

２，ｎ表示样本数；ｘｉ和ｘｊ表示观测值；ωｉｊ
表示空间权重，揭示了各单元之间的空间联系。当 Ｉ＞０时，
表明研究对象间存在正相关性，即乡村性在空间上的取值存

在高高或低低相邻的情况，Ｉ值越接近１，乡村性空间上集聚
分布越显著［１２］；当Ｉ＜０时，表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负相关性，
即乡村性在空间上的取值存在高低相邻的情况，表明乡村性空

间集聚不显著，Ｉ值越接近 －１，表明乡村总体差异性越大；当
Ｉ＝０时，表明研究对象在空间上是对立随机的、非相关性的。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乡村发展类型时空变动
由图１可知，农业主导型乡村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北部的

张北、沽源、尚义，中部的固安、永清、饶阳以及南部的威县、肥

乡等县域。这些地区受自然状况、交通条件、政策调整等方面

的影响，农业仍然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工业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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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东部的唐山市下辖县及河北省中部、

南部区域。这些县域多分布于“京广、京九”铁路沿线附近，

交通便利、经济基础雄厚，是传统的工业生产区域。商业主导

型乡村分布于河北省西部山区、东北部平原区等，这些区域自

然优势独特，以旅游业带动三产发展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

途径。

　　从数量变化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河北省专业主导型乡村
与综合发展型乡村数量基本相当但互有增长。综合发展型乡

村在 １４年间增加了 ３个，所占比重由 ５０．７０％上升为
５２．５９％，反映出河北省乡村发展在一二三产业调整方面取得
了一定成效，部分乡村的综合发展趋势日益显著。对于专业

主导型乡村发展来说，农业主导型乡村数量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４
个减少为２０１３年的２０个，整体数量上存在下降趋势；工业主
导型乡村数量略有上升，所占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７．０４％上升
为２０１３年１８．５２％；商贸主导型乡村数量略有下降，所占比
重由１４．８１％下降为１４．０７％（表３）。总体来看，河北省乡村
发展类型有从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及综合发展型乡村转

变的趋势，乡村经济发展更加多元化。

表３　河北省乡村发展类型划分结果

发展类型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３年

县域数量（个）比例（％）县域数量（个） 比例（％）
农业主导型 ２４ １７．７８ ２０ １４．８２
工业主导型 ２３ １７．０４ ２５ １８．５２
商贸主导型 ２０ １４．８１ １９ １４．０７
综合发展型 ６８ ５０．７０ ７１ ５２．５９

　　从空间变化来看，分布于河北省北部张承地区的部分乡
村逐渐由农业主导和商贸主导型转化成综合发展型乡村；农

业主导型乡村在空间上变化不大，仍主要分布着冀北张家口

北部部分区域和中南部望都、饶阳、肥乡等县域。这些县域位

于农牧交错带或低地平原区，受自然状况、交通条件、政策调

整等影响，农业、牧业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农业经

济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较大；工业主导型乡村由分散分布形

态向成片发展分布趋势转变，到２０１３年主要形成工业主导型
乡村集聚发展的三大片区，主要集中于唐山、石家庄－保定－
廊坊片区及邯郸－邢台片区；商贸主导型乡村有从河北省北
部逐渐向中南部转移的趋势（图１）。
２．２　乡村性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２．２．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依据计算出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河北省县域尺度乡村性指数 ＲＩ，借助 ＧＩＳ软件，计算２个年
份乡村性的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Ｉｎｄｅｘ），用于描述２０００年以来
县域尺度乡村性总体关联特征，揭示县域尺度河北省乡村性

空间总体分布格局（表４）。河北省县域乡村性莫兰指数值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均为正值，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河北省县域乡村
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格局，即乡村性较强的

乡（镇）趋于和乡村性较强的乡（镇）相邻，乡村性较弱的乡

（镇）趋于和乡村性较弱的乡（镇）相邻；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莫兰
指数减小，呈下降趋势，表明乡村性空间集聚分布态势不断降

低，县域间差异性有所增加。究其原因，近年来河北省乡村经

济整体发展水平虽稳步提升，但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等影

响，区域间乡村发展速度仍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山区、北部高

原区乡村发展水平在全省仍处于较低位置，与东部、中部平原

区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依然明显。

表４　河北省县域乡村性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方差 Ｚ分值 Ｐ值
２０００ ０．１９０９２３ －０．００６７１１ ３．６４９５０７ ０．０００２６３
２０１３ ０．１６９１９６ ０．００２９６５ ３．２３０５１０ ０．００１２３６

２．２．２　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全局
空间自相关值反映研究区内相似属性的平均集聚程度［１］，而

局部空间自相关值可表示这些集聚区的具体地理位置。为进

一步揭示乡村性“邻域空间”属性特征，采用局域空间自相关

分析探讨区域单元与周边区域单元属性的相近或差异程度。

２０００年高－高集聚区集中于冀东区域（宽城满族自治
县、青龙满族自治县、抚宁县、昌黎县、迁安县）、石家庄西部

山区（灵寿县、平山县）、邯郸东部平原（永年县、肥乡县、曲周

县、邱县、馆陶县）等三大片区，表明这些县域与周边县域的

乡村性水平均很高［１４］，二者呈显著正关联；低 －高集聚区位
于河北南部涉县、邯郸县及秦皇岛市区，表明这些区域乡村性

水平低，而邻近区域乡村性水平高，二者呈显著负关联；低 －
低集聚区位于冀东南唐海、丰润区、丰南区［这３个县（区）于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１日改为“曹妃甸区”］，表明这些区域与周边邻
近县域乡村性水平均很低，二者呈正关联。同理，２０１３年河
北省乡村性指数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有所变化，高 －高
集聚区主要位于冀中南平原区行唐县、晋州市、鸡泽县、曲周

县；低－高集聚区集中于沧县和廊坊市区；低－低集聚区位于
冀东南唐海县、丰润区、丰南区、滦县等（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乡村性高 －高集聚区数量从１２个锐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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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区域面积减少，表明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尤其是冀东区域
宽城、青龙、抚宁、昌黎等县域工业、旅游业发展迅猛，促进了

县域经济发展的稳步提高；从地域空间变化上看，乡村性高－
高集聚区从翼东平原和翼西山地区向中南部平原区进行转

移，河北省中南部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区，农业依然是区域发展

的支柱产业，且随着区域县域经济差距的拉大，区域乡村性的

分散趋势明显。乡村性低 －高集聚区数量从３个降低为 ２
个，且有从河北省南北２侧向河北省中部保定、廊坊等地转移
的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乡村性低 －低集聚区均集中于冀东
南经济较发达区域，数量从３个增加为４个，区域面积有增大
演化的趋势。低 －低集聚区一直位于冀东南区域，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空间集聚现象在该区域发生变化，可认为目前在该区
域已形成乡村性低地，即县域经济发展“单极化”格局。此

外，研究区内存在很大面积的空间自相关不显著的区域，其乡

村性在空间上未表现出显著的自相关性，形成了乡（镇）尺度

上乡村性空间分布的随机变化区域［１５］。

３　结论

本研究基于区域城乡一体思想对河北省乡村发展类型进

行划分，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数模型（ＲＩ），借助 ＧＩＳ空间分析
工具系统揭示了２０００年以来县域尺度河北省乡村发展类型
和乡村性指数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河北

省乡村发展类型的地域转变趋势不明显。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乡
村发展类型在数量上和空间上均有细微变化，但仔细观察发

现，河北省北部坝上地区和中南部山前平原区农业发展优势

依然明显，工业型乡村仍然集中在河北省经济迅速发展的

“唐山－保定－石家庄”等“一线”区域，农村发展类型的整体
变动不太明显。第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

乡村性指数呈现集聚分布格局，但集聚趋势不断降低，县域间

乡村性指数的内在差异不断增大。局域自相关分析结果进一

步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县域乡村性高 －高集聚区由冀东平原
和冀西山地区向中部平原区转移，低 －低集聚区则一直位于
冀东南唐山市下辖各县域，表明河北省冀东南县域经济发展

的“单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第三，通过构建乡村发展类型和

乡村性指数模型，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将地理位置因素

加入定量分析研究探讨河北省乡村性的空间关联特征，为研

究结果的可视性、准确性和直观性提供了保障［１６］。本研究的

分析结果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可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相关

政策提供有益参考。另外，研究结果仅反映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河北省乡村县域发展变化状况，较大时间尺度和较小空间尺

度的空间格局演变研究将是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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